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籩、豆、

簠、簋

粉青沙器簠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山罍（側面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Leeum三星美術館藏

簋　朝鮮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銘 ）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DOI: 10.6541/TJAH.201803_(44).0004 

＊本文曾於研討會口頭報告，部分內容以韓文發表，收錄於《 ：

〔東亞細亞之宮廷藝術：金紅男教授退休紀念論文集〕》（首爾：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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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石守謙院士、陳熙遠研究員，臺大藝術史研究所陳芳

妹教授、謝明良教授、施靜菲教授、盧慧紋教授，臺大歷史系許雅惠教授，韓國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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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之

制定背景與朝鮮初期禮制藝術之形成*

李定恩** 

【摘要】《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與朝鮮初期的禮儀制定過程密切相關，奠定了

朝鮮王室祭器制度之基礎。朝鮮在禮制位階秩序上自認為諸侯國，按照諸侯國禮制的需要，

從不同歷史傳統的中國祭器圖像中取捨、選擇，制定一套視覺化的祭器規範。另一方面，許

稠等朝鮮初期制定禮儀制度的核心人物，皆為崇尚朱熹的性理學者。他們追求理想的古代中

國制度「古制」，並將朱熹的復古主義放在中心地位。《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不僅圖像淵源多數來自朱熹〈釋奠儀式〉，顯示對呼應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金屬材質的重視。

這也直接影響了禮制藝術的創作，以傳世朝鮮初期的瓷質祭器為例，以瓷器作為金屬材質祭

器的替代品；雖然兩者材質翟然不同，但是瓷質祭器仍忠實模仿金屬祭器的圖像，也因而產

生特別的瓷器風格。《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建立的禮器規範，在朝鮮時代一

直延續下去成為後世禮器典範。尤其，在朝鮮後期之後，可見傳世數量龐大的金屬祭器，由

此我們得知此規範成為朝鮮自我傳統被傳承的事實。 

關鍵詞：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禮制藝術、古制、朱熹、許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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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韓亨周，〈15 祀典體制 :《國朝五禮儀》 〔15世紀
祀典體制之成立與其趨勢：以《國朝五禮儀》編撰過程為中心〕〉，《歷史教育》，89（20
04），頁127-161；池斗煥，〈國朝五禮儀 過程Ⅰ；吉禮‧宗廟‧社稷祭儀 中心

〔國朝五禮儀編纂過程Ⅰ；以吉禮‧宗廟‧社稷祭儀為中心〕〉，《釜山史學》，9期
（1985），頁145-180。

2  相關研究認為十五世紀前半期粉青沙器祭器，主要以簋、簠、爵、彝以及各種尊等器
類為主，忠實地模仿了金屬祭器的形式特徵。安星稀，〈朝鮮時代 陶瓷祭器研究〉（韓
國梨花女子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鄭素羅（音譯），〈朝鮮前期吉禮用粉
祭器 究〉，《美術史學研究》，223（1999），頁5-33；野村惠子，〈李朝陶磁における祭
器の變遷〉，《企劃展朝鮮陶磁シリーズ11-李朝の祭器》（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
館，1988），頁14-15。

3  金終任，〈朝鮮時代 王室 金屬祭器 研究－宗廟祭器 中心 〔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

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韓國東國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河恩美，〈
宗廟祭器 朝鮮時代 祭器圖說 究〔宗廟祭器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研究〕〉（韓國高麗
大學文化財學協同課程美術史學專攻碩士論文，2010）。

前言

〈祭器圖說〉收錄於《世宗實錄》（1454）「五禮儀」，「五禮儀」匯集
了從朝鮮（1392－1910）開國至世宗（1418－1450在位）時期所擬定的禮儀相關
制度，成為朝鮮時代禮儀典範《國朝五禮儀》的基礎。 1  《世宗實錄》〈祭器
圖說〉與經過數十年持續進行的朝鮮初禮儀制定有著密切相關。傳世至今的朝

鮮初期粉青沙器祭器，反映出《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制定的圖像規範實

際影響祭器製作的事實。 2  不僅如此，朝鮮時代宗廟祭器與各種祭器圖說相關
研究指出，在《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建立的朝鮮王室祭器製作規範，在

朝鮮時代一直延續下去。 3   
儒家禮儀制度源於中國古代制度。祭器為儀禮所用的器物，具有固有的圖

像傳統。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祭器隨著時代的演進變化發展的事實。尤其，宋代

以後，中國祭器的圖像以兩大體系為代表，根據文獻內容重整的聶崇義《新定

三禮圖》（962），以及基於古代青銅器的重新認識與研究的徽宗（110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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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唐代與宋元時期的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的研究，指出以《三禮圖》與《宣和博古
圖》為中心的兩種系統並存的事實。謝明良，〈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故宮

文物月刊》，279期（2006），頁68-83；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
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

集刊》，14期（2003），頁1-26；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
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故宮學術季刊》，19卷4期（2002），頁143-168。

5  宋代仿古銅器流行與意義之轉換過程，詳細討論請參見：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
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23卷1期（2005），頁267-
332；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國立臺大美術史研究集刊》，10期
（2001），頁37-160。除此之外，有關復古主義與古銅器風格流行，多篇論文中有相關
討論。Ya-hwei Hsu, ,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  Antiquity in the 
Era o  Print, 960-1279,” (Ph.D. dissertatio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2010); Yun-chiahn 
Chen, “Pursuing Antiquity: Chinese Antiquarianism rom the T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  Chicago, 2007); 李零，《鑠古鑄今—考古發現
和復古藝術》（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5）；另外，可舉中國藝術上的復古主義
與後期青銅器相關展覽與圖錄。Philip K. Hu, Later Chinese Bronzes: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 and Ro ert E  Kresko Collections (St. Louis: St. Louis Art Museum, 2008)；《古色：
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Robert D. Mowry, 
China’s Renaissance in Bronze (Phoenix: Phoenix Art Museum, 1993); Rose Kerr, Later 
Chinese Bronzes (London: Bamboo Pub.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90).

6  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國立臺
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期（2012），頁103-170；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
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1期（2011），頁61-150。

在位）《宣和博古圖》的兩代系統。 4  北宋時期對金石學與古代青銅器的興
趣，引起了借用青銅器風格特徵的所謂 「仿古銅器」之流行。賦予古代青銅器
新的詮釋和意義，其復古主義仿古銅器的圖像，又影響了後期金屬器與瓷器的

製作。 5   
根據以上的研究成果，最近的中國藝術史學界開始關注古代祭器的視覺圖

像，在韓國、日本等東亞細亞地區的傳播。其中《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相

關兩篇研究關注其匯集中國歷代祭器系統各種不同圖像的事實，在仿古銅器風

格的傳播與擴展的脈絡中討論。而且，透過中國仿古銅器的視覺圖像之共享與

其對藝術的影響，提出了東亞禮制文化意象形成的議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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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韓國藝術史學界並沒有《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的專題研究。在藝

術史研究領域中，《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最早受到韓國陶瓷史研究者的矚

目。由朝鮮初期十五世紀粉青沙器祭器傳世至今，其中有包括窯址出土品。鄭

素羅（音譯），〈朝鮮前期吉禮用粉 祭器研究〉針對光州忠孝洞窯址出土吉

禮用粉青沙器，根據出土層位比較明確的推定了生產年代，並進行風格分析。

證明《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像規範，實際上影響了同時代十五世紀瓷質

祭器的事實。 7  另外，安星稀《朝鮮時代陶瓷祭器研究》討論朝鮮時期從王室
到庶民階層所使用的各種瓷器祭器的形式、製作與消費狀況。其中探討朝鮮時

代瓷質祭器的製作背景，指出朝鮮前期王室以金屬祭器為主，而瓷質祭器用來

代替金屬祭器，並只在地方祭祀或王室俗祭才使用的事實。 8   
另外，在宗廟祭器相關研究中，金終任的〈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

以宗廟祭器為中心〉傳世宗廟祭器為主要材料，將不同時期的〈祭器圖說〉作

為比較材料，探討朝鮮時代金屬祭器的風格發展。河恩美，〈宗廟祭器與朝鮮

時代祭器圖說研究〉主要根據傳世祭器與朝鮮時代歷代〈祭器圖說〉，整理了

朝鮮時代祭器風格的發展序列與變化。兩者的研究共同指出朝鮮初期《世宗實

錄》〈祭器圖說〉所制定的祭器之圖像與規範提供了祭器製作的基本框架，在

整個朝鮮時代發揮其影響力。 9  
根據前人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到朝鮮時代王室禮器製作上，其圖像規範

〈祭器圖說〉與實際祭器製作與風格有密切相關的事實。其中，朝鮮初期《世

宗實錄》〈祭器圖說〉規範，可以說影響整個朝鮮時代的祭器製作。但是，朝

鮮時代〈祭器圖說〉相關研究主要關心傳世祭器的風格與發展，將〈祭器圖

說〉視為一種說明傳世祭器的風格特徵之來源，祭器圖像跟實際祭器做比對。

朝鮮初期祭器和〈祭器圖說〉相關研究主要關注在祭器形式上特徵，雖然探討

圖式來源和朝鮮祭器之間的影響關係，但是甚少討論圖式來源形成背後的歷史

脈絡。尤以朝鮮時代祭器製作上尊定基礎的《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本身並

7  鄭素羅（音譯），〈朝鮮前期 吉禮用 粉 祭器 研究〉，頁12-25。
8  安星稀，《朝鮮時代 陶瓷祭器 研究》，頁4-22。
9  金終任，〈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頁49-80；河恩美，〈宗廟
祭器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研究〉，頁1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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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關注。不僅圖像構成與制定背景少有研究注意，其發展過程中所接受的中

國影響與脈絡，也停留在單一的比較或交流歷史背景之說明。

朝鮮的禮制制定者參考經過很長時間發展的中國祭器體系，在〈祭器圖

說〉中建立了符合朝鮮禮儀制度的禮器新視覺圖像。我們從東亞禮制藝術中祭

器圖像的發展與共享事實出發，再進一步提問朝鮮對外界的視覺傳統是依何種

需求與基準來取捨選擇？祭器在一個國家的禮制中頗有象徵意義，而他們為了

建立視覺規範，究竟經過什麼樣的過程？

從這樣的觀點，筆者認為奠定禮制建立基礎的朝鮮初期，其時代背景值得

關注。以朱子性理學為統治理念的新王朝朝鮮來說，國家禮儀制度之整頓是直

接影響其統治秩序建立的重要項目。因此可以說朝鮮的禮制反映著朝鮮初期的

政治情況與理念。 10  而且，作為禮制建立的一環，《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可以說是朝鮮禮制理念的視覺投射。在本篇文章中試圖探究〈祭器圖說〉中圖

像與視覺規範所代表的意義。主要以朝鮮初禮制建立過程的相關文獻與研究為

主，探討朝鮮王室根據何種需求與原則，樹立祭器的規範而創造出特別形式的

禮制藝術。

      

10  關於朝鮮初期禮制，在韓國史學界累積了詳細的研究成果。尤其，關於祀典制度
之制定過程與其性質，主要研究著作為如下：金海榮，《朝鮮前期 祭祀典禮 研究》
（首爾：集文堂，2003）；韓亨周，《朝鮮初期  國家祭禮  研究》（首爾：一潮閣，
2002）；池斗煥，《朝鮮前期  禮儀  研究－性理學  正統論 中心 〔朝鮮前期

禮儀研究－以性理學正統論為中心〕》（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1994）；李範稷
，《韓國  中世  禮思想  研究－五禮  中心 〔韓國中世禮思想研究－以五禮為

中心〕》（首爾：一潮閣，1991）。除此之外，相關研究可舉鄭東薰（音譯），〈
〔明代禮制秩序上朝鮮國王的位階〕〉，《

〔歷史與現實〕》，84期（2012），頁251-292。金海榮，〈 禮制 《國朝

五禮儀》 〔朝鮮初期禮制研究和《國朝五禮儀》之編纂〕〉，《朝鮮時代史學報》，

55期（2010），頁41-80；金文植，〈 國家典禮書 〔朝鮮時代國家典禮

書的編撰狀況〕〉，《藏書閣》，21輯（2009），頁79-104；金澈雄，〈 祀典

〔朝鮮初期祀典之體系化過程〕〉，《文化史學》，20期（2003），頁189-2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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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像之淵源與組合

《世宗實錄》附〈五禮序例〉，序中說明，開國初期禮儀制度尚未完善，

太宗時代（1400－1418在位）命許稠（1369－1439）撰吉禮序例及儀式，世宗
時期命鄭陟（1390－1475）、卞孝文（1396－？），撰定嘉、賓、軍、凶等禮
四禮，附於實錄之末。 11  《世宗實錄》「五禮儀」中不僅記錄了禮制規範，對
於需要實際製作的儀禮用器物均有附圖說明。其中〈祭器圖說〉屬於五禮中的

「吉禮」，註明了國家祭祀用祭器的大小、材質、用途等，同時附圖說明（圖

1）。 12  根據附圖文字內容，〈祭器圖說〉收錄的總共35件祭器中，其中15件圖
樣來自《朱文公釋奠儀》，9件根據《禮書》，4件屬《事林廣記》，4件屬《聖
宋頒樂圖》，3件屬《周禮圖》。 13  其詳細內容為如下表格；

11  「〈五禮序文〉國初，草創多事，禮文不備，太宗命許稠，撰吉禮序例及儀式，其他則
未及，每遇大事，輒取辦於禮官一時所擬，上乃命鄭陟、卞孝文，撰定嘉、賓、軍、

凶等禮，取本朝已行典故，兼取唐、宋舊禮及中朝之制。其去取損益，皆稟宸斷，卒

未告訖，冠禮亦講求而未就。其已成四禮， 許稠所撰吉禮，附于實錄之末。」鄭麟趾

等撰，《世宗實錄》，卷12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
會，1956），第5冊，頁176。

12  參見《世宗實錄》，卷128，〈五禮〉，〈吉禮序禮‧祭器圖說〉，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
5冊，頁180-188。

13  河恩美將祭器圖說所引用的中國文獻之傳世版本中祭器圖，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的圖
式與其來源，做形式風格上的比較，指出兩者形式特徵大致相同的事實。河恩美，

〈宗廟祭器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研究〉，參見頁37-90以及附件〈表1-16〉。許雅惠教授
之研究，對《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像來源的中國文獻，進行了詳細的考證與圖

像比較。關於〈祭器圖說〉中所引用的書籍，在中國內刊行時期與傳入，請參見許雅

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第三章〈圖籍

傳播與朝鮮（1392－1910）前期祭器〉。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
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頁1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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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圖像淵源別祭器之種類與數量
序號 圖像淵源 14   器類 數量（件）

1 《朱文公釋奠儀》
籩，豆，簋，簠，俎，篚，爵，
坫，冪尊疏布巾，著尊，壺尊，大
尊，龍勺，洗罍，洗

15

2 《禮書》
，鉶，雞彝，鳥彝，斝彝，黃

彝，山罍，匕，扆
9

3 《事林廣記》 牲尊，象尊，釜，鑊 4

4 《聖宋頒樂圖》 牛鼎，羊鼎，豕鼎，鸞刀 4

5 《周禮圖》 圭瓚，几，筵 3

根據以上的表格，我們可以發現《朱文公釋奠儀》佔最大的比重。《朱文

公釋奠儀》是指稱朱熹（1130－1200）為州縣文廟祭祀典禮祭器，所建立的一
套禮器系統《釋奠儀式》，其中也包括了祭器圖。 15  目前流傳至今的朱熹《釋
奠儀式》中最古者，有大德二年（1298）刊刻的元碑拓本桂林府學〈釋奠犧牲
幣器服圖〉，而以書籍形式者，只有以《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書名，收錄在

清代四庫全書中。 16  四庫全書版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的18種祭器中，其
中15件圖像收錄於《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 17   
《世宗實錄》又收錄圖解祭器陳設的〈五禮序禮‧饌實圖〉，其中可以看

到分別不同祭祀所需的祭器種類與配置（圖2）（圖3-1、圖3-2）。根據其內

14  作為圖像來源引用的文獻，皆使用《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採用的名稱。
15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指稱為「朱文公釋奠儀式」、「朱文公釋奠儀」、「釋奠儀」
等。在本篇文章中一律稱為朱熹《釋奠儀式》。

16  桂林府學〈釋奠犧牲幣器服圖〉題記系廣西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吳純臣於嘉定丁丑年
（1217）所書，大德二年靜江路儒學教授魯師道所重修刊刻。此外，可舉明朝正德
（1506－1521）刊宋立〈新昌縣學禮器圖〉碑復原圖，明代《闕里志》〈禮器圖〉等的
例子。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頁64-73。

17  因為四庫全書本的圖像比較完整，作為比較對象。另外，《世宗實錄》中籩與籩巾畫在
一起，因此算為一件。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8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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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全部的祭祀均使用籩、豆、簠、簋、爵以及坫。 18  在各種祭祀中成為基礎
祭器的圖像是根據朱熹《釋奠儀式》而來。但是，在國家的重要祭祀社稷與宗

廟等大祀，與先農親享、風雲雷雨、嶽海瀆等中祀所用的 與鉶，以及王室宗

廟祀典中盛水或酒用的雞彝、斝彝、鳥彝、黃彝，皆為《朱文公釋奠儀》沒有

收錄的祭器。在《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此四種彝類、 與鉶的圖像主要

是從宋代陳祥道（1053－1093）的《禮書》中採取（圖4）。 19  如上述，朱熹
《釋奠儀式》是為州縣文廟祭祀所設計的儀式規範，因此無法完全涵蓋宗廟社

稷等一個國家各種祀典中所需要的祭器。

另有圖像來源為《聖宋頒樂圖》的羊鼎、牛鼎、豕鼎及鸞刀，也是《釋奠

儀式》中未見的器形。《聖宋頒樂圖》的原書名是《皇祐新樂圖記》，是於北

宋皇祐五年（1053）完成的禮樂書。 20  其中，鸞刀是祭器圖說中說明作為在宗
廟中用以切割牲禮時所使用的禮器。 21  圭瓚之圖像淵源於《周禮圖》，亦是宗
廟祭祀中所用，是將酒灑在地上用以告神的祼器。 22  根據《世宗實錄》吉禮序
例中辦祀內容，以《周禮圖》為圖樣來源的几與筵，以及圖樣來自《禮書》的

扆，都是宗廟祭祀中，作為神位設置時所需要使用的禮器。 23  如此，朝鮮的祀

18  參見《世宗實錄》卷128，〈五禮〉〈吉禮序禮‧饌實圖〉，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5
冊，頁189-201。

19  《禮書》有收錄禮儀相關服飾、物品、建築、禮器圖式。總共150卷，其中卷95至卷
104，收錄祭器相關的內容和〈禮器圖〉。陳祥道，〈禮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2。

20  Robert C. Provine在朝鮮初禮樂相關研究中，對朝鮮禮樂制定中所參用的韓國與中國
文獻進行詳細的考證，指出朝鮮實錄音樂相關記載中出現的《聖宋頒樂圖》，即是北

宋阮逸（生卒年未詳）與胡瑗（993－1059）奉命編撰的《皇祐新樂圖記》。Robert C. 
Provine,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Seoul: 
IL JI SA, 1988), pp. 75-77.

21  「聖宋頒樂圖云，『禮記，鸞刀，古刀也，用於宗廟。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修古
之故。』」《世宗實錄》，卷12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87。

22  世宗十七年之後，宗廟廟室地板中穿洞做灌地筒，宗廟祼地儀式中使用。崔順權，
〈宗廟祭器考〉，《宗廟大祭文物》（首爾：宮中遺物展示館，2004），頁162-163。

23  「每座設扆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竝室內南向。每室鋪筵設几。」
《世宗實錄》，卷128，〈五禮〉，〈吉禮序例‧神位〉，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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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制度之下各種祭祀儀式，需要多種不同祭器。《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

各種祭祀的基礎祭器圖像，主要是根據朱熹《釋奠儀式》；若是《釋奠儀式》

中未見的器形，則參考其他各種禮書。 
《朝鮮王朝實錄》中慣稱的《周禮圖》，其實是收錄於宋代禮書《纂圖

互註周禮》的〈周禮經圖〉。 24  目前傳世的宋刻本《纂圖互註周禮》〈周禮經
圖〉中，〈籩豆簠簋登爵之圖〉（圖5）與〈六尊圖，尊罍圖〉（圖6、圖7），
以及〈新舊鼎俎之圖〉與〈罍洗勺篚圖〉之中，介紹了兩種不同的圖樣。一種

是〈三禮圖〉，另一種是〈禮局樣〉。 25  這是反映著宋代時，三代銅器意象正
以《三禮圖》及《宣和博古圖》兩大系統並存的現象。用〈三禮圖〉與〈禮局

樣〉的名稱，同時收錄不同套的圖樣。 26  〈禮局樣〉是參考北宋徽宗時期《政
和五禮新儀》和《宣和博古圖》之圖像，推測為在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禮
器局頒布各地的《紹興製造禮器圖》之圖式。 27   
實際上，朱熹《釋奠儀式》也是很大部分沿用了受到徽宗《宣和博古圖》

系統影響的祭器圖像。 28  因此，《纂圖互註周禮》中〈禮局樣〉與朱熹《釋
奠儀式》中祭器圖像，在圖式上顯得頗為相近。以簠為例，《纂圖互註周禮》

〈禮局樣〉簠（圖8）和圖樣來自朱熹《釋奠儀式》的〈祭器圖說〉簠（圖
9），兩者在胴體質地均用水波紋來裝飾，口沿部則用類似雷紋的裝飾帶來描繪
等。又梯形足部中間半圓形鏤空的形狀也是相同的。這種類似的圖式中，朝

鮮〈祭器圖說〉中圖像的來源並沒有從《纂圖互註周禮》取得，而是選擇以

24  參見Robert C. Provine,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pp. 105-115.

25  鄭玄註，陸德明釋文，《纂圖互註周禮》，卷1（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15-16、頁19-24。

26  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頁301-302。
27  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頁127-

128。
28  朱熹《釋奠儀式》的器類與圖文根據北宋徽宗《政和五禮新儀》以及南宋高宗（在位

1127－1162）時期編纂的《中興禮書》，對應《宣和博古圖》的圖式如十二種銅器：
豆、簠、簋、牲尊、象尊、太尊、山尊、著尊、壺尊、洗罍、洗、爵等圖像。陳芳

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頁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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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公釋奠儀》為來源，這反映〈祭器圖說〉編修者對《朱文公釋奠儀》

的重視。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使用的各種祭器的圖像與其組合，顯示朝

鮮初期〈祭器圖說〉之編修者，將書籍作為了解中國祭器圖像的視覺材料；對

中國祭器的傳統與圖像，取得了相當的知識。《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可以

說有意識地以朱熹所制定的祭器圖像作為中心，按照國家祀典制度的需要，從

各種不同祭器圖像中，主動取捨、選擇的結果。另外，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雖然匯集了中國歷代祭器圖像，但並沒有引用

同時代中國明朝的禮制相關書籍。關於此一現象，筆者根據朝鮮初期禮制相關

研究與文獻材料，試圖探究〈祭器圖說〉圖像的取捨選擇的背景和脈絡。

二、諸侯國的禮制－以明朝的交涉為中心

如上述，《世宗實錄》〈祭器圖 〉顯示國家祀典制度所需要的祭器之構

成。朝鮮王朝從開國之初，以古制為原則，按照諸侯國五廟制的規範，設置宗

廟奉祀從始祖和始祖王以下四代祖先。朝鮮王朝開國之後，太祖（1392－1398
在位）在即位詔書中指出前朝高麗（918－1392）王室祀典制度違背古制，命
令禮曹擬定新的制度。 29  太祖四年（1395），在首都漢陽建立了新的宗廟和社
稷，然而太祖時期政局不穩定，無法積極進行相關禮制改革，大致仍沿用高麗

時代的制度。 30  到了太宗時期，政局穩定之後，開始積極進行禮制的改革。
太宗元年（1400）派遣右政丞李舒（1332－1410）向明朝請賜朝鮮藩國的

禮制，但是明朝以「中國禮制，不可行於藩國」的理由回絕。明朝回絕了朝鮮

頒降明朝禮制的請求，但對冕服和官制的請求卻慷慨的答應。 31  因此，太宗時

29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左廟右社，古之制也。其在前朝，昭穆之序、堂寢之制，不
合於經，又在城外，社稷雖在於右，其制有戾於古。仰禮曹詳究擬議，以為定制。」河

崙、鄭麟趾等撰，《太祖實錄》，卷1，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
纂委員會，1955），第一冊，頁22。

30  池斗煥，〈國朝五禮儀編纂過程Ⅰ：以吉禮宗廟‧社稷祭儀為中心〉，頁154-155。
31  孟思誠等撰，《太宗實錄》，卷2，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
員會，1955），第一冊，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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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只得參考中國歷朝制度進行改革，太宗朝前半期仍然保持根據明朝的制度來

制定儀禮的立場，各種國家祀典之編制和祭祀儀禮制定上參閱了高麗末年傳入

朝鮮的《洪武禮制》。《洪武禮制》是在洪武年間（1368－1398）官修的禮書
之一。其內容針對布政司、府、州、縣等各個地方單位進賀、出使、祭祀、官

服、官階等儀禮相關規定。相關研究指出朝鮮王朝初期《朝鮮王朝實錄》祭祀

禮儀相關記載中，「皇明禮制」、「朝廷頒降禮制」、「大明禮制」大致上指

《洪武禮制》。 32   
但是，《洪武禮制》是明朝的地方行政單位州府郡縣的禮制，其中並沒

有包含天子或國王諸侯的宗廟和社稷禮制。因此，無法提供一個國家所需要

的所有禮制相關內容，太宗年間已經開始出現批判的意見。太宗八年（1408）
五月，太上王太祖薨逝，太宗十年（1410）祔太祖與神懿王后神主於宗廟。在
太宗十一年（1411）九月，朝鮮朝廷中對宗廟祭儀引起論爭，禮曹參議許稠指
出之前太祖祔廟戒齋三日不合於古，也主張遵守大明禮制的不妥當之處。許

稠強調「大明禮制所載，乃州府郡縣祭 社禮也，非天子諸侯之禮也，似難遵

守」。因此，太宗只得命禮曹參考唐宋和前朝《詳定古今禮》的禮制，制定宗

廟祭儀。

太宗在處理太祖的祔廟禮制的過程中，開始進行宗廟改制，因參考的中國

禮制之間有不同，遇到制定上的困難。太宗跟禮曹判書偰眉壽（1359－1415）
的討論中，表達「宗廟之制，宜奏請時王之制」的意思：

宗廟之制，宜奏請時王之制。禮曹判書偰眉壽對曰：考之於《文獻通

考》，只有天子卿大夫之禮，若頒卿大夫之祭禮，則將何如哉？上曰： 賜

九章之服，必不頒卿大夫之禮矣。對曰：開國已久，今而始請，無乃已緩

乎？上曰：與其不請，寧緩無傷。對曰：我朝祭儀，不遵侯國者頗多。若

頒之以太簡，則將如何？上曰：今所用之儀，亦有增減之者。若太簡，則

豈無加減之權乎？對曰：高皇帝勑曰：儀從本俗，法守舊章。不若不請。

上曰：爵獻後拜之有無，不可不知也。河崙（1347－1416）曰：聞一以知
十。今《洪武禮制》，山川社稷皆無拜，祖廟獻爵後無拜，從可知矣。許

稠曰：今中國雖無拜，唐、宋皆有之，如之何不拜。上曰：未請間，姑從

32  金海榮，《朝鮮前期祭祀典禮研究》，頁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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祔廟之儀。蓋謂無拜也。 33   

太宗初期正在進行各種國家祀典之編制和祭祀儀禮制定，禮儀制度並不

完整，就透過各種禮制相關書籍，來建立適合朝鮮諸侯國位階的禮制，但實際

上卻難以找尋實行細則的相關前例。 34  前文中顯示朝鮮朝廷對禮制相關制定
過程中現實的考量。尤其，朝鮮向明朝請頒降禮制的理由，朝鮮太宗「與其不

請，寧緩無傷」的想法，應該是來自跟明朝的政治關係的考量。換句話說，朝

鮮抱持著使用諸侯國位階的禮制才恰當的立場，希望從明朝得到正式的肯定，

因而再次向明朝請頒大明禮制。在太宗十一年（1411），朝鮮以「未知聖朝所
制藩國儀式」為理由，說明沿用前朝高麗舊禮並不妥當而再次請明朝頒降適當

的禮制。 35  但是，對朝鮮太宗的用心良苦，明成祖回覆卻是只有「只從他本
俗」。 36   
朝鮮正宗元年（1399）賀登極使右政丞金士衡（1341－1407）等明惠帝

（在位1399－1402）的咨文中，允許對正宗即位並且提及已「先太祖皇帝，詔諭
本國，儀從本俗，法守舊章，聽其自為聲教。今後彼國事務，亦聽自為。」 37  明

33  《太宗實錄》，卷22，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607。
34  金海榮，〈朝鮮初期禮制研究和《國朝五禮儀》之編纂〉，頁51-63；池斗煥，〈國朝五禮
儀編纂過程Ⅰ；以吉禮宗廟‧社稷祭儀為中心〉，頁159-162。

35  「遣參贊議政府事鄭擢（1363－1423）、參知議政府事安省（？－1421）如京師，賀
明年正也。且咨禮部曰：本國祖廟及社稷山川文廟等祭，未知聖朝所制藩國儀式，仍

用前代王氏舊禮，深為未便。上項祭禮，理合奏請，如蒙頒降，欽依遵守。」《太宗實

錄》，卷22，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608。
36  「永樂十年（1421）三月初二日，本部官於奉天門，題奏奉聖旨：只從他本俗。恁禮
部行文書去，着他知道。」《太宗實錄》，卷23，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634。

37  「賀登極使右政丞金士衡、陳慰使政堂河崙、進香使判三司事偰長壽（1341－1399）
奉禮部咨文，回自京師，上冕服躬迎，百官具公服上箋稱賀。咨文曰：建文元年四月

二十五日，準朝鮮國咨，該本國王年老疾病，已令男某，權署句當，咨請奏聞，明降施

行。本月二十六日早朝，本部尚書陳迪（？－1402）等官，於奉天門，欽奉聖旨：已
先太祖皇帝，詔諭本國，儀從本俗，法守舊章，聽其自為聲教。今後彼國事務，亦聽

自為。欽此。擬合移咨，照驗施行。」尹淮、申檣等撰，《正宗實錄》，卷1，收入《朝鮮
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第1冊，頁151。



李定恩  《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之制定背景與朝鮮初期禮制藝術之形成

   111   

太祖（1368－1398在位）勑書中「儀從本俗，法守舊章」諭旨，表達當時明朝
對朝鮮國內內政不干涉的基本態度。這也是明朝對朝鮮國內禮儀制度的基本

態度。

雖然明朝對朝鮮的頒降禮制的請求表示回絕，但是按照朝鮮對禮制相關物

品的請求，賜給朝鮮國王的冕服及冠服規範，顯示朝鮮在禮制位階秩序中的位

置。文獻資料上比較詳細記載明朝賞賜冕服的是在朝鮮太宗二年（1402），明
惠帝（1399－1402在位）依朝鮮的請求賞賜朝鮮國王冕服：

帝遣鴻臚寺行人藩文奎（生卒年未詳）來 ，錫王冕服，結山棚備儺禮，上
率群臣迎于郊，至闕受勑書冕服，出服冕服行禮。其勑書曰：勑朝鮮國王

李諱。日者陪臣來朝，屢以冕服為請，事下有司，稽諸古制，以為：四夷

之國，雖大曰子。且朝鮮本郡王爵，宜賜以五章或七章服。朕惟《春秋》

之義，遠人能自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朝鮮固遠郡也，而能自進於禮義，

不得待以子男禮，且其地逖在海外，非恃中國之寵數，則無以令其臣民。

玆特命賜以親王九章之服，遣使者往諭朕意。嗚呼！朕之於王，顯寵表

飾，無異吾骨肉，所以示親愛也。王其篤 忠孝，保乃寵命，世為東藩，以

補華夏，稱朕意焉。 38   

在勑書中指出朝鮮本郡王爵，宜賜以五章或七章服。但是特別賜以親王

「九章之服」，所以示親愛。當時，建文元年（1399）燕王起兵，明朝內部爆
發了靖難之役，太宗元年（1400）惠帝派遣使臣向朝鮮要求朝貢一萬匹戰馬。
在這樣的政治情況之下，惠帝對朝鮮保持懷柔政策。明惠帝賜給朝鮮冕服的前

幾個月，在建文三年（1400）十二月，燕王軍南下準備直接攻擊京師南京。 39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明惠帝對朝鮮賞賜冕服，特別強調賜給朝鮮九章之服的

恩典。

到了明成祖即位元年，太宗三年（1403）朝鮮透過謝誥命使崔伊（活動
於十五世紀前半）請賞賜冕服和世子所需書冊。 40  同年十月明成祖派遣黃儼

38  《太宗實錄》，卷3，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226。
39  朴元熇，《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2002），頁122-129。
40  《太宗實錄》，卷6，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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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年）等使臣，賞賜國王冕服和官服等，《朝鮮王朝實錄》詳細記載
著賞賜物品。 41  明成祖賞賜太宗的冕服的記載中，雖然沒有章紋的記錄，但
是，《明史》記載中可以看到明示賞賜九章的內容：

芳遠表謝，因請冕服書籍。帝嘉其能慕中國禮，賜金印、誥命、冕服、九

章、圭玉、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及經籍綵幣表裡。 42   

《明史》記載著賞賜給朝鮮國王冕服和書籍，其實是因為朝鮮請求的關

係，說明了明成祖欣賞朝鮮對中國禮的仰慕，賜金印和誥命的同時，賞賜朝

鮮王和王妃的禮服。相關研究指出當時賞賜內容中，九旒平天冠與永樂三年

（1405）制定的親王制度一致，也代表比明朝親王的冕服。 43  明朝和朝鮮雙方
的記載中，可以看到互相的認同，賞賜九章表示對朝鮮職秩比為親王的待遇。

朝鮮信奉儒家思想為政治理念，在禮制秩序上以中國為中心，自我定位為天子

國之下的諸侯國並引以為傲，積極地要求相應的禮遇。

其中一例，在太宗八年（1408）派遣到明朝京師的世子將參加正月祭天地
禮儀。但是，世子沒有穿朝服的理由，安排到九品之外：

帝御奉天殿，勑千官齋戒。將以正月辛酉日祭天地也。千官具朝服行禮，

世子以常服，立於西班九品之下。 退，李茂（1355－1409）使李玄（?
－1415），言於禮部 書鄭賜（？－1408）、趙羾（1364－1436）曰：太祖
皇帝賜我國冠服之詔，有曰：國王一品，準中朝三品。在辛未年高麗世子

定城君（生卒年未詳，恭讓王一年（1389）冊封為世子）入朝，位在六部

41  「朝廷使臣黃儼、朴信（1362－1444）、翰林待詔王延齡（生卒年未詳）、鴻臚寺行人
崔榮（生卒年未詳）至，齎冕服及太上王表裏、中宮冠服、元子書冊而來。設山棚

結綵備儺禮，上率百官，迎于西郊，至敬德宮受賜。禮畢，儼入內，傳冠服于靜妃

（1365－1420）出，上行禮，如太平館設宴。禮部咨曰：欽依給賜朝鮮國王 王父段

匹書籍等件及中宮殿下賞賜王妃冠服禮物，除交付欽差內官太監黃儼等齎去外，理合

移咨本國，知會施行。」《太宗實錄》，卷6，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281。
42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08，頁8284。
43  全惠淑（音譯）、劉在韻（音譯），〈 ﹝朝鮮太宗朝冠服制

定相關研究﹞〉，《服飾》，第56卷7號（2006），頁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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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之次。今使我世子，不間於朝列，而位於九品之外，與野人、 子雜

處，願親奏陛下。尚書曰：可。 而帝移御西角門，世子升陛奏曰：在太

祖時，以外國蒙賜中朝衣冠，惟我國耳。今臣無朝服，序於九品之外，伏

望聖察。帝召鄭賜問曰：朕已令位於二品，何故不然？賜對曰：無朝服故

也。帝曰：可依靖江王兒子之例，製朝服祭服以與之，令陪祀天地壇。李

茂等言於禮部曰：天子 許世子陪祀，陪臣願從世子與祭。兩尚書曰：此事

不必奏聞。宰相五人從事官二人，可以與祭，其具姓名保單以來。乃以保

單呈禮部受牙牌八、面陪祀官牌一、供事官牌七。帝使黃儼至會同館，賜

世子朝服祭服。 44   

《朝鮮王朝實錄》記載中「位於九品之外，與野人、 子雜處」似乎傳達

朝鮮世子位於野人、 子之間的不當，描述不可接受的事實。明成祖知道這件

事情之後，命「依靖江王兒子之例，製朝服祭服以與之，令陪祀天地壇」。這

代表明成祖賜給朝鮮世子的地位相當於明親王的兒子。這也間接表示明成祖在

明朝的官服職秩上，將朝鮮國王放在明朝親王位置的想法，這意味著互相的認

同上的一致。靖江王是明太祖時期冊封的藩王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將自己的兒

子冊封為各地的藩王。 45  明代藩王是雖然有俸祿，但沒有實際政治權利的名譽
職，在禮制上有周代諸侯國的禮遇。根據相關研究，明代宗室出土的文物，其

中包括禮儀相關的親王、王妃的各種冠冕，尤其九旒冠的出土證實了，明代親

王可類比為古代諸侯王，禮儀上定位為僅次天子的位階。 46  靖江王是唯一一個
非朱元璋親子的藩王。在明太祖在洪武三年（1370），將自己長兄的孫子朱守
謙（1361－1392）冊封為靖江王。 47  以上內容顯示明成祖在禮制秩序上，給朝
鮮國王的禮遇是相應於明朝以血緣關係成立的藩王位階之事實。

44  《太宗實錄》，卷15，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434。
45  洪武時期（1368－1398）到永樂六年（1408）之間，總共23位親王分封各地。張德
信，〈明代諸王分封制度述論〉，《歷史研究》，177（1985），頁76-91。關於明代藩王與相
關文物，以及其對明朝藝術文化的影響，請參閱Craig Clunas, 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 (London: Reaktion, 2013).

46  蘇德榮，〈明代宗室出土文物的歷史價值〉，《南方文物》，第1期（1993），頁54-56。
47  關於靖江王的相關研究，請參閱張偉，〈明代靖江王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
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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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元年賞賜給朝鮮的冕服，後來描繪成圖收錄於《朝鮮世宗實錄》

〈五禮儀〉圖說中，冕服圖旁邊還說明為「殿下冕服，依永樂元年（1403）賜
與之制」（圖10）。 48  明朝藩王魯荒王朱壇（1370－1389）墓出土的九旒冠傳
世（圖11）。 49  雖然《朝鮮世宗實錄》〈五禮儀〉「冕」則是九旒冠，以圖畫
記錄實物而其描繪相對簡略，但是，同時期明朝親王朱壇墓出土九旒冠實物，

顯示形制上的相似性。側面看有上端金簪鈕與下端兩個小的纓鈕以及孔周圍裝

飾花瓣的形式特徵（圖10-1）。
明朝對朝鮮賞賜的冕服，事實上朝鮮國王在朝鮮的典禮中皆直接採用。

朝鮮國王在典禮中持續穿明朝賞賜的冕服，不但並未自行製作複製品，也因為

認定天子御品不可改造，而不管大小是否適當，未經修改就直接穿著。 50  世
宗二十五年（1443），派遣護軍金滉（生卒年未詳）為謝恩使赴大明京師，齎
請冠服咨文中提到，永樂年間所賞賜的冠服，經過四十年時間，由於每次行禮

時常穿，現已垢污不潔的理由奏請。 51  在世宗二十五年奏請賞賜冕服，在
世宗二十六年（1444）受到冕服和常服。世宗二十六年明英宗皇帝（1435－
1449，1457－1464在位）賞賜的冕服也是九章絹地紗袞服，也是相當於親王

48  《世宗實錄》，卷12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222。
49  藩王墓出土王室服飾及相關文物，請參閱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魯荒王墓》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iao-neng Yang, “Ming Art and 
Culture 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 Part 1: Royal and Elite Tombs,” Orientations, 
vol. 31, no. 5 (2006.6), pp. 40-43; Craig Clunas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 The BP Exhi ition: 
Ming: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14), pp. 68-77.

50  相關研究指出到朝鮮仁祖時期（1623－1649在位），明朝所賞賜的冕服的內容是同樣
的。明亡之後，朝鮮不接受清朝的冠服制度，而襲用明朝的冕服，沿用過去明朝所賞

賜的冕服制度，朝鮮國內製作。柳喜卿，《韓國服飾史研究》（首爾：梨花女子大學出版

部，1977），頁243-250。
51  「欽依祇受，傳至當職，經今四十餘年，每遇聖節正至賀禮及迎詔奉祀等項行禮時
分，常川服用。只緣年久，所有冠服，垢污不潔，理宜奏請。 此合行移咨，請照驗，

煩為聞奏，給降施行。」《世宗實錄》，卷102，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
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6），第4冊，頁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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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秩的。 52  
根據《明史》〈外藩冠服條〉中明朝對外藩賞賜冠服的記錄，記載中賞賜

冠服的藩國，除了朝鮮和前朝高麗國之外，只有琉球國。但是，永樂年間賞賜

給琉球國的衣袍只比照二品官級而已。 53  相較之下，賞賜朝鮮國王九章冕服，
親王級的服飾待遇，意味著朝鮮國在明朝禮儀秩序中占重要的位置。朝鮮向明

朝積極請求冕服，也代表朝鮮試圖加入明朝禮制體系中，並希望得到明朝對此

禮制職秩上地位的肯定。前面所述，在朝鮮禮制制定上的自我定位為天子國之

下的諸侯國，因此明朝所賞賜的九章冕服帶給朝鮮自我認知的肯定。九章冕服

為代表的明朝賞賜禮服，也可以說是朝鮮在禮儀秩序上地位的物質象徵。

朝鮮的禮制制定上，雖然明朝沒有頒降完整的禮制，但是在外交交涉上

賞賜冕服的例子，反映雙方互相承認為天子國與諸侯國的關係。禮制秩序上的

階位是禮制制定上的大前提，朝鮮在禮制制定時認定中國古代制度中諸侯國的

禮制為最理想的基準。而明朝初期放任不干涉的態度則成為太宗時期禮制建立

過程中成為一個轉折點，朝鮮自此開始積極研究中國歷代的禮制，並經過幾十

年的時間才完成屬於自己的禮制。後來朝鮮為了建立適合自己諸侯國位階的禮

制，更為積極的追求古制，並開始相關制度的研究。 54   
朝鮮在禮制制定上自我定位為諸侯國的認識與古制的追求，可以說是大幅

影響了祭器圖說的制定，以其中以扮演主導角色的許稠為中心，探究具體的情

形。

52  「頒賜冕服九旒香皂皺紗平天冠一頂、九章絹地紗袞服一副、深 粧花袞服白素中單纁

色粧花前後裳纁色粧花蔽膝纁色粧花錦綬纁色粧花珮帶紅白素大帶玉圭一、大紅素紵

絲 一雙、大紅平羅銷金雲龍夾包袱大三、紅紬絹單一、茜紅包裹氈三。常服香皂皺紗

翼善冠一頂、玉帶一、袍服三襲各三件、紵絲大紅織金袞龍暗骨朶雲袍、 暗花褡 、

黑綠暗花貼裏、紗大紅織金袞龍暗骨朶雲袍、 暗花褡 、鸚哥綠花貼裏、羅大紅織金

袞龍袍、 素褡 、柳 素貼裏、皂鹿皮靴一雙、大紅熟絹冠盝一、大紅熟絹單包袱五

硃、紅漆服匣一。」《世宗實錄》，卷103，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4冊，頁548。
53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67，頁1655。
54  韓亨周，〈15世紀祀典體制之成立與其趨勢：以《國朝五禮儀》編撰過程為中心〉，頁

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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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制之傾向與許稠

許稠是當時最有權威的禮學者，是從太宗至世宗年間主導禮制整頓與營運

的核心人物。根據《世宗實錄》「五禮儀」序，吉禮是以許稠所編撰的內容為

基礎。 55  朝鮮到了太宗時期政局穩定之後，開始積極進行禮制改革。為了國家
禮制制定設置了儀禮詳定所，其主要任務是擬定禮儀典章制度以及相關法令。

56  儀禮詳定所的主要官員由朝廷禮學權威所組成，太宗十一年（1413）許稠以
禮曹參議的身份參與儀禮詳定所的業務。 57   
當時禮曹所擬定的禮制大多是在許稠的主導之下進行。按照各種國家祀

典的重要性，完成了大‧中‧小祀的分等，包括宗廟各種祭祀儀式也大多被制

定完成；在太宗十六年（1418）提交〈諸祀序例〉。 58  相關研究指出，實際上
太宗後期出現了禮制參考古制的比例開始大幅增加的現象，並認為這與在太宗

十一年（1411）初，許稠成為禮曹參判之後主導禮儀制度的建立完善有關係。 59   
許稠身為國家禮儀的立案者，值得注意的是他積極主張重視古制的觀點。

朝鮮初期禮制的相關討論中，「古制」指稱為「古時候制度」，但僅限定為中

國古制，跟稱為過去制度的「舊制」不同。古制意味著理想的古代中國制度，

而且古制成為與中國現在王朝之法規或制度的「時王制度」相對的概念。 60  許

55  「國初，草創多事，禮文不備，太宗命許稠，撰吉禮序例及儀式，其他則未及，每遇
大事，輒取辦於禮官一時所擬⋯⋯其已成四禮， 許稠所撰吉禮，附于實錄之末」《世宗

實錄》〈五禮序例〉，卷12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76。
56  任用翰（音譯），〈 儀禮詳定所 〔朝鮮初期儀禮詳定所的營運與功

能〕〉，《實學思想研究》，24（2002），頁83-93。
57  任用翰（音譯），〈朝鮮初期儀禮詳定所的營運與功能〉，頁93-95。
58  韓亨周，〈許稠 － 國家儀禮 〔許稠與太宗－世宗時期國家儀禮之整

頓〕〉，《民族文化研究》，44（2006），頁291-292。
59  江文植，〈 － 許稠 禮制 禮 〔太宗－世宗時期許稠的禮制整頓和禮

意識〕〉，《震壇學報》，105（2008），頁127-128。
60  尤其，有關祀典制度中古制的參考與採用，參見金海榮，《朝鮮前期祭祀典禮研究》中
〈祀典整備上古制之參用〉章節，其中整理了具體例子與詳細內容。金海榮，《朝鮮前

期祭祀典禮研究》，頁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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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對作為時王的明朝制度抱持反對的立場。當時輸入朝鮮的明禮制是一般州縣

地方單位所實行的《洪武禮制》，許稠認為《洪武禮制》並不適合作為諸侯國

的朝鮮採用。 61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是屬於以許稠所撰寫內容為基礎的吉禮，由

此可以推測〈祭器圖說〉之制定與許稠有關聯。權近（1352－1409）文集中收
錄「新刊釋奠儀式跋」，其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到〈祭器圖說〉中朱熹《釋奠儀

式》佔重要比例的情形。

古者釋奠于學，其禮極簡，其詳不傳也。自唐有開元禮，宋有政和新儀，

然亦廢墜，多莫之行。紫陽朱文公每嘆於此，屢請擧行，且有志於改正其

節次，而卒莫之就。寧國府學所刊儀式，乃先儒孟君之縉取紫陽釋奠儀，

湖學冕服圖 一編，而釋奠須知、滄州舍菜儀 載于後，其神位向背、器

服制度與夫登降酌獻之儀，無不備載。獨所謂紫陽儀者，亦因開元之舊文

公甞欲改正而未就者也。

逮及庚辰之歲（1400），全羅道觀察使咸公悼州縣釋奠之失儀，報聞于
國，求得儀文於成均，將鋟諸梓，以囑府尹柳公，公亦樂從之。未幾，廉

使趙公代咸公繼至，董功益力。時判官許君甞在成均，講究是禮甚悉者

也。觀其所得儀文未全，乃白趙公，更報于國，始得寧國全文以刊，又以

元朝至元儀式附之，是其節次先後，於文公所欲改正者盖庶幾焉。故今成

均遵用之⋯⋯。 62   

權近的文章中轉述在朝鮮初期禮制尚未完備的情況之下，地方官員們向中

央主張完善文廟祭孔祭祀儀式規範的必要性，以及其禮儀制定的過程。同時在

這過程中，許稠作為精通禮制研究的人物，扮演著當儀式規範不完整時，加以

61  江文植，〈太宗-世宗時期許稠的禮制整頓和禮意識〉，頁125-128；金海榮指出太宗時期
後半期以後，《洪武禮制》的影響明顯減少。金海榮，《朝鮮前期祭祀典禮研究》，頁46-
62。

62  權近著，《國譯叢書陽村集》III（民族文化推進委員會，1995），頁175-177。韓文譯文
記為「政和信儀」，對照後面附錄《陽村集》卷22之原文，本文中改為「政和新儀」。原
文參見《國譯叢書陽村集》III，頁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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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的角色。 63  因為許稠的見識與努力，而能夠取得了寧國府學所刊行，儀式
程序完整的《釋奠儀式》，並根據此內容準備及執行新的釋奠祭祀規範。 64  收
錄於《世宗實錄》的許稠列傳中也記錄許稠改正了違背古制的釋奠儀禮。 65   
寧國府學刊行的《釋奠儀式》中備載有器服制度的這個事實，顯示許稠應

該有機會實際參考以朱熹《釋奠儀式》為基礎的祭器制度。《釋奠儀式》中朱

熹概歎州縣文廟的祭祀大部分沿用來自《三禮圖》的祭器，而根據中國古代三

代祭器的圖像建立儀式規範。朱熹數次向朝廷建議，但其生前並未受到正視。

朱熹《釋奠儀式》是在他死後五十年的十三世紀前半期，才開始以刻在碑上或

地方刊本的形式刊行流傳。 66  權近的文章中提及在朝鮮文廟釋奠禮儀上參考了
寧國府學的《釋奠儀式》，可以推測應該是在這樣的脈絡中，南宋時期刊行的

版本。 67   

63  許稠在太宗一年（1401）初任命為完山判官。參見《太宗實錄》，卷1，收入《朝鮮王朝
實錄》，第1冊，頁194；而且，到了第二年7月記載記錄為「前完山判官許稠為吏曹正
」參見《太宗實錄》，卷4，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243。由此推測該跋應
該在許稠任判官的太宗一年初到太宗二年（1402）夏天間所寫。另外，完山判官則是
全羅道全州地區的地方官，全羅道觀察使向中央提報州縣釋奠之失儀，求得式之改正

的事實，說明許稠參與此過程的脈絡。

64  寧國府在南宋乾道二年（1166）升宣州為寧國府，治所在（宣城縣，今安徽省宣州
市）。轄境相當今安徽省宣州、寧國、南陵、涇縣、黃山等市與縣。元至元十四年

（1277）改為寧國路，明初洪武年間（1368－1398）復為寧國府。清代屬於安徽省，
1912年廢止。馬曉光，《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頁843。

65  「丁丑，拜成均典簿。時國家草創未遑，釋奠先聖，頗違古制，稠獨慨念，乃白兼大
司成權近，求得釋奠儀式，講明改正。」《世宗實錄》卷87，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
4冊，頁259。

66  陳芳妹教授的相關研究中，根據在嘉定十一年（1218）朱熹四川弟子度正（紹熙一年
（1190）進士），提及〈申明釋奠禮〉時，直稱〈先生此書〉，又在紹定五年（1232），
兩浙路慶元府州學教授陳松龍（紹定二年﹝1229﹞進士），為州學置有《明學類編文公
釋奠禮三十三板》等的文獻記錄，推論朱熹死後可能以不同刊刻形制、書名在各地刊

行。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頁67-80。
67  至於跋文中「先儒孟君之縉」，有南宋末活動的人物孟之縉的記錄。他是在淳祐四年
（1244）童科賜童子出身，德祐元年（1275）跟寧國府一樣屬於江南東路的太平州
（今安徽省當塗縣）知州的身份舉城降元。參閱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

北：鼎文書局，1974），頁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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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許稠當時所參考的寧國府學所刊《釋奠儀式》，具體如何已不得而

知。但是，《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依據朱熹《釋奠儀式》的祭器圖式，

其形制特徵與傳世至今的朱熹釋奠圖，包括元代桂林府學〈釋奠牲幣器服圖〉

（圖12）、四庫全書版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圖13）等相近。 68  其中，
根據南宋時期原碑，在元代重修刊刻的桂林府學〈釋奠牲幣器服圖〉，與「新

刊釋奠儀式跋」中寧國府學刊行的《釋奠儀式》，在流傳時空相當接近。《世

宗實錄》〈祭器圖說〉中依據朱熹《釋奠儀式》15件祭器附圖文字，其中重
量、材質以及高度、長度、深度、口徑等尺寸等文字敘述幾乎相同。 69  特別
是，桂林府學〈釋奠牲幣器服圖〉與《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式有相當近

似處。以壺尊（圖12-1）、（圖14）為例，雖然前者為碑刻拓片描繪相對簡略有
部分殘缺，但是不難看出兩者整體形狀上相似之外，共同於肩部與腹部設有裝

飾帶，以螺旋紋鋪滿，值得注意的是兩者腹部裝飾帶中間同樣具備一條明顯的

縱向條紋。其紋飾細節描繪上一致的表現，顯示兩者圖式上有高度相似性。由

於兩者在圖式、文本方面皆相當相近，由此推測朝鮮初期許稠等所參考的《釋

奠儀式》中，很可能其中包含祭器圖式，並且可能是宋元時期所流傳的版本。

權近在「新刊釋奠儀式跋」中記載朱熹為了文廟禮儀改正而奮鬥，且這是

為了克服宋代以前舊制的事實。這顯示權近能正確了解了朱熹《釋奠儀式》在

禮器傳統中的歷史定位與意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權近與許稠等人繼承了朱熹

復古主義理想與理念的事實。權近為朝鮮開國功臣，也是朝鮮禮學之權威：他

與鄭道傳（1337－1398）從太祖時期開始，在樹立王朝的政治權威，禮制的建
立與營運上具有頗大的貢獻。而且，他具有禮學方面淵博的知識。長時間擔任

成均館之首長大司成一職的事實，意味著他的禮學學風在成均館教學中可以繼

68  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頁99-100。
69  元代桂林府學〈釋奠牲幣器服圖〉中將「尺」寫為「赤」，但籩、豆、簋、簠、俎、
爵、坫、冪尊疏布巾、著尊、壺尊、大尊、龍勺、洗的尺寸、重量等敘述完全一致。

唯有篚，罍尺寸描述中稍有落差。例如，《祭器圖說》的罍「深七寸一分」，篚「長二尺

八寸」，元代桂林府學〈釋奠牲幣器服圖〉分別為「深七寸二分」，「長二赤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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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傳承下去。 70  這幫助我們了解權近寫《新刊釋奠儀式跋》的理由及他對朱熹
《釋奠儀式》之歷史脈絡有相當理解的背景。尤其，許稠曾在權近門下學習。

我們可以從朝鮮初期禮學傳統與傳承的關係中來理解他立足於古制而根據朱熹

《釋奠儀式》改正朝鮮的釋奠儀禮的事實。 71   
在南宋（1127－1279）時期於南方開始發展的朱子學，是進入元朝

（1277－1368）之後才開始北上，主要是由姚樞（1203－1280）和趙復（生卒
年未詳）到北京，建立書院培養學生，而開始在北方漸漸普及。而高麗時期朱

子性理學的傳入，主要是透過赴京高麗臣子在北京接觸的元代北方性理學。元

朝將朱子學定位為官學，尤其科舉的重心就是朱子的《四書集註》，並以它做

為教育選材學問的基礎。高麗從當時的元都引進性理學，所接觸到的就是朱子

性理學為主。因此，性理學中只有朱子學正式傳入高麗，繼而開始影響了高

麗的儒學和教育系統。 72  最初安 （1243－1306）導入朱子性理學之後，白頤
正（1260－1340）是實際上從元學習朱子學的人，忠烈王三十一年（1305）入
元，他在留在元都十餘年，尋求程朱性理書之後回來。權溥（1262－1346）曾
兩度赴元，當時《朱子四書集註》刊行普及，引導高麗儒學進入朱子學潮流為

主流。 73   
朝鮮的開國主導勢力是朱子性理學者，因此在朝鮮禮制制定中，朱子思想

70  權近的著作《禮記淺見錄》是根據陳澔（1260－1341）《禮記集說》所撰寫的。陳皓的
父親陳大猷（紹定二年﹝1229﹞進士）是饒魯（1193－1264）之徒弟，且饒魯為朱熹
的女婿黃幹（1152－1221）之門下。李範稷，《韓國中世禮思想研究－以五禮為中心》，
頁171-180。

71  南秀文（1408－1442）所寫的許稠墓志銘中，記錄許稠幼年時受業於權近， 王九年

（1383）年十五歲時中進士舉，十七歲登司馬試。墓志銘內容參見河陽許氏敬公派宗
親會編，《敬庵許稠研究》（首爾：弘益出版印刷社，2003），頁399-416。原文參見附錄
頁120-133。

72  金忠烈，《高麗儒學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頁266-271。
73  高麗末朱子性理學的導入與相關文人的研究，主要參考以下：鄭玉子，〈麗末 朱子
性理學 導入 試考-李齊賢 中心 〔關於麗末朱子性理學導入的試考-
以李齊賢為中心〕〉，《震壇學報》，51（1981），頁29-33；金忠烈，〈麗末性理學的引進及
其形成過程〉，《高麗儒學思想史》，頁271-320；申千湜，《麗末鮮初性理學 受容 學

脈〔麗末鮮初性理學之受容與學脈〕》，頁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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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首先，制定朝鮮禮制制度的核心人物都是崇尚朱子的性

理學者。朝鮮初期性理學以官學派學者為中心，突出政治思想的一面，成為國

家治國理念，在朝鮮初國家禮制的建立中扮演著重要的理念根據。 74  朝鮮初進
行的一系列的禮制改革中，以性理學的正統論為主要理念，根據宗法制度建立

與王位的繼承、廟制與孔子文廟的改制、脫離了前朝高麗的佛教儀式而重新建

立國家喪禮制度等。 75  其中，朝鮮王室原廟文昭殿制度的整理過程中，亦可以
看到從高麗時期佛教真殿轉換成朱子儒學儀式的變化。 76  高麗時代按照佛教方
式，原廟中設置影幁，朝鮮開國之後從太祖、太宗朝原廟中繼承高麗制度，佛

教式設影幁並且供奉素果，具有佛教真殿的特徵。但是到了世宗年間，脫離佛

教式真殿的性質，成為國王的家廟性質，供奉肉膳，神主替代影幁，供祀始封

之君太祖和四代。 77   
朝鮮初期禮學研究上朱熹佔了重要的位置。朱熹留下禮制相關經典之研

74  朝鮮性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初期是接受外來的性理學，吸收並理解的過程，到了十六
世紀，對性理學的瞭解更為深化，逐漸發展成朝鮮性理學。金基柱，〈

〔麗末鮮初朱子學的展開過程與時期別特徵〕〉，《陽明學》，18（20
07），頁131-160。

75  池斗煥，《朝鮮前期禮儀研究－以性理學正統論為中心》（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
1994）。

76  宗廟原是以太祖廟為中心，其左右按照昭穆順序建立祠堂，到了後漢明帝（57－75在
位）供奉在先王光武帝（25－57在位）祠堂中，開始出現按照順序供奉後代王的同堂
異室形式。因為太祖廟中供奉後代王的神主，而宗廟又稱太祖廟或太廟。在韓國最早

建立宗廟的是三國時代新羅，後來的高麗與朝鮮也都有宗廟制度。韓國國立文化財研

究所，《宗廟祭禮》（首爾：民俗園，2008），頁10-24；原廟是正廟之外再立的廟，
起源於漢惠帝（西元前195－188在位）在高祖（西元前205－195在位）的故鄉沛縣，
立奉祀高祖的廟。文昭殿在太祖五年（1396）建立，奉祀朝鮮太祖妃神懿王后韓氏
（1337－1391）的祠堂，原名為仁昭殿。在世宗十四年（1432），在景福宮北邊新建原
廟，同年10月文昭殿與奉祀太宗與元敬王后（1365－1420）的廣孝殿的神位皆移過來
供奉，並沿用文昭殿的名稱。《東洋學大辭典》第二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6），頁
731。

77  池斗煥，〈朝鮮前期國家儀禮〉，《 ： 〔粉青沙器祭

器：召喚天到地的容器〕》（首爾：湖林博物館 新林本館，2010），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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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書籍《儀禮經傳通解》是以中國古代禮書為主要材料，進行了文獻梳理、注

釋的具體成果。 78  朝鮮禮制制定與實際禮儀執行過程中，禮學之基本經典《禮
記》、《周禮》、《儀禮》與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及朱熹門下文人黃幹所增

修的《儀禮經傳通解讀》，是朝鮮禮制討論中常被引用的禮書。換句話說，朱

熹對禮儀的研究與註釋內容成為了朝鮮禮儀制定的參考書，在朝鮮禮制運用上

起了很大的作用。 79   
除了祭器圖說中朱熹所制定的釋奠儀占重要的比重，《世宗實錄》禮樂

相關制度中，成為重要依據的《律呂新書》（1187），也可以看出朝鮮初禮儀
制定中對朱熹的重視。《律呂新書》是宋代蔡元定（1135－1198）的著作，蔡
元定是朱熹同時代的人，朱熹亦給了《律呂新書》很高的評價。1415年，《律
呂新書》收錄於《性理大全》，在1426年明宣宗（1426－1435在位）賞賜《性
理大全》給朝鮮。從《律呂新書》傳入朝鮮後便受到重視，第二年即被刊刻出

版，並且在世宗時期在經筵中講述。 80  除此之外，朱熹在《儀禮經傳通解》
的卷十四中被收錄的詩樂12篇，成為世宗時期製作雅樂譜的來源，制定為朝會
樂。雖然朱熹對禮樂相關著述不多，但是朝鮮初禮樂制定中也相當受重視。 81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前一頁是造禮器尺（圖15），且注明其根據

為朱熹《釋奠儀式》。造禮器尺作為〈祭器圖說〉首頁，這反映著當時朝

鮮禮制制定者，對祭器製作上度量標準的重視，以及追求正確製作祭器的事

實。 82  朝鮮王室嚴格要求祭器製作時要特別使用造禮器尺，作為祭器製作專

78  孫致文，〈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2003），頁3-4。

79  以上禮儀相關經典被引用。關於禮制制定上所參考的中國與韓國禮書，詳細研究請參
考李範稷，《韓國中世禮思想研究－以五禮為中心》，頁198-203。 

80  Robert C. Provine,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pp. 84-87.

81  張師勛，《世宗朝音樂研究－世宗大王  音樂精神〔世宗朝音樂研究－世宗大王的音樂
精神〕》（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1999），頁99-100。

82  造禮器尺長度為28.9cm，鼎足山本和太白山本原籍中大小一致。參見《朝鮮王朝實
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6），第5冊，頁2，〈凡例之八〉。

83  朝鮮時代造禮器尺專門使用於祭器製作。崔公鎬，〈朝鮮初期  工藝政策 理念〔朝

鮮初期工藝政策與其理念〕〉，《美術史學研究》，194/195（1992），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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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的標準尺規。 83  太宗時期在為了制定一種禮器幣帛之長短與顏色的討論過程
中，由禮曹根據《杜氏通典》與《文獻通考》（1319）等考證中國歷代制度之
後，記載「今我朝所供之幣，有違古制，其色與長，一依古制，皆用朱文公造

禮器尺」。 84  也就是說，古制成為制度的標準。透過考證判斷為違背古制的
部分，則一依古制改正，並以朱文公的造禮器尺作為標準尺規。世宗時期朱熹

《釋奠儀式》之內容不僅成為禮器製作上的參考，還成為按照古制決定大小祭

祀時間的重要依據。 85   
許稠可以說是朝鮮初期禮制制定上尚古主義觀點的代表人物。不僅是禮

制本身內容、相關器物的製作上古制成為重要尺度，從造禮器尺的使用中可以

看到對此的嚴格執行。在禮制樹立過程中，朱熹的禮制觀與他所制定的祭器規

範，被朝鮮初期禮制制定上認定為理想的古代禮制，從而在現實中被大量參考

而實際使用。

四、理想的體現—視覺化的祭器規範之創造與傳承

〈祭器圖說〉呈現了朝鮮王室清楚地認識，在禮制制定過程中，對已有祭

器圖像嚴謹的考證與視覺化之重要性；並且再按照自己的理想創造新的規範。

以世宗時期奉常寺所藏銀瓚為盜所竊而討論重作為例：世宗指出當時在宗廟祭

祀親享用銀瓚與銅爵，而攝行中使用銅瓚與木爵是沒有根據的，所以為了禮器

制定命令集賢殿考證古代瓚與爵之制。朝鮮王室祭祀用祭器之製作上，祭器的

材質也是朝鮮朝廷嚴謹又慎重選擇的重要項目。在此過程中考證了中國上古時

84  「禮曹詳定祭祀用幣之制。上言：今我朝所供之幣，有違古制，其色與長，一依古
制，皆用朱文公造禮器尺。」《太宗實錄》，卷22，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
601。

85  「朱文公釋奠儀云：『行事，仲春用丑時七刻，仲秋用丑時一刻』。則古人祭必有期，不
以時日之吉凶為進退也。乞自今拜陵祭外，常行大小祭期，依古制用丑時。從之」。《世

宗實錄》，卷1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
第2冊，頁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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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三皇五帝虞舜與夏后氏的制度，也參考相對時間上距離較近的宋朝史實，來

制定了依循古制的祭器。 86   
到了世宗時期，更加積極進行古制研究。集賢殿的建立之外，針對禮制制

定與執行方面也深入研究中國的各種禮制。 87  為了籌備朝鮮的禮器制度，甚至
追溯古代的例子考證調查。經過如此的過程，朝鮮再決定適合自己的材質與形

式的祭器，在過程當中，「遵古制」成為最重要的原則。 88   
關於祭器圖式的制定留下來的記錄雖然不多，但透過世宗時期犧尊與象尊

相關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朝鮮初期在面對不同禮制典範中的理解與選擇的

過程。

儀禮詳定所 ：《周禮》尊罍圖及朱文公申明釋奠儀式內，犧尊、象尊

圖，皆鑿犧象之背以受酒，又《周禮》六尊圖及《事林廣記》犧尊、象

尊，皆畫犧象之形於尊腹。永樂十三年（1415）本國《諸祀序例圖》，亦
畫犧象之形於尊腹，其後丁酉年（1417）尊罍鑄成時，鑄犧象之形，而鑿
其背，圖與器不同，未免他日致人疑惑。鑿背受酒，畫形尊腹，《周禮》

竝存，則本國《序例圖》，亦不可偏廢。請依《周禮》畫腹鑿背，兩存

之。從之。 89   

以上的內容可以說呈現朝鮮當時的處境與選擇。朝鮮禮制制定者熟知他

們所參考的中國祭器圖像中有存在不同傳統的事實，在其中取捨選擇是不可避

免的。「鑿背受酒，畫形尊腹，《周禮》竝存」記載中的《周禮》，應該就是

86  「遂傳旨禮曹：『遵古制，親享瓚爵皆用銀，攝行瓚爵皆用銅。親享之時，亞、終獻亦
皆用銀爵，以為恒規。』令朴堧（1378－1458） 鑄銀爵銅瓚。教曰：『今爵既以銀鑄，
不宜用木坫，坫亦以銅鑄之。』於是宗廟山陵親享及攝行時瓚爵與坫，一遵古制。」

《世宗實錄》，卷7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4冊，頁100。
87  崔承熙，〈集賢殿研究〉上，《歷史學報》，32（1966），頁1-58。
88  金紅男教授之相關研究中，探究朝鮮禮制藝術中內在的復古主義傾向，指出朝鮮認為
中國古代制度是最理想的，尤其周代作為自己的模範，而且禮制藝術形式上也盡量接

近為目標。金紅男，〈朝鮮時代宮牡丹屏研究〉，《美術史論壇》，9（韓國美術研究所，
1999），頁63-107。

89  《世宗實錄》，卷23，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2冊，頁574。



李定恩  《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之制定背景與朝鮮初期禮制藝術之形成

   125   

前面所述的《纂圖互註周禮》。如上述，《纂圖互註周禮》同時收錄根據經典

的文字內容創作的《三禮圖》與以古代器物圖像為根據的「禮局樣」之祭器圖

式。而且，一種類書的《事林廣記》中除了鼎與爵之外，大部分也沿用了《三

禮圖》的圖像。實際上中國禮學者間，對犧尊與象尊的形式做了不同的解釋且

意見分歧。 90   
我們可以看見朝鮮初期祭器的制定上，並非是單純接受某一個特定體系，

而是透過各種不同書籍綜合知識，進行比較與考證，來選擇其中最適合的慎重

態度。並且，到了世宗時期開國之後所制定的禮制逐漸形成為一個傳統。在這

樣的情況之下，先朝太宗時期所制定的祭祀儀式規範《諸祀序例圖》，可被視

為重要而不可廢止的本國先例。

世宗時期制定祭器規範，參閱了中國歷代的相關禮書，但在不同圖式中有

了選擇上的困難。然而最後他做出接受兩種不同圖式同時並用的決定。《世宗

實錄》祭器圖說中犧尊、象尊是根據《事林廣記》畫犧象之形於尊腹，在《國

朝五禮儀》根據朱熹《釋奠儀式》重新改為畫犧象之形之器形。 91  現存有根據
兩種不同圖式製作的十五世紀瓷質象尊（圖16）、（圖17），證實了朝鮮初期
禮制的特別現象。

除此之外，朱熹《釋奠儀式》追求相應古代祭器的材質，並強調銅的使

用，這是朱熹《釋奠儀式》祭器製作規範之特徵。 92  朝鮮時代祭器製作相關記
錄中，可以看到朝鮮初期祭器製作上也固守金屬材質的原則。王室禮儀用祭器

一般是鑄造金屬器，除了朝鮮初期宗廟和社稷之外，各地區陵墓和廟中使用的

90  《三禮圖》收錄了歷代各種不同經書的解釋，而在《宣和博古圖》與《釋奠儀式》，根
據實際出土的古銅器，制定器型為動物形狀的犧尊與象尊。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

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2012），頁124-126。
91  朴秀晶（音譯），〈 （儀禮） （犧尊）‧ （象尊）

〔朝鮮初期儀禮制定與犧尊‧象尊的歷史意義〕〉，《朝鮮時代史學報》，60（2012），頁9-17。
92  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頁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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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器也大部份利用銅來製作。 93   
雖然朝鮮初期金屬祭器失傳，但該時期仿製簋和簠、爵的瓷質祭器中，

可以看到忠實模仿原本用銅製作的金屬器的結果。簠的形狀為方形，具有菱角

銳利的金屬材質特徵。雖然粉青沙器簠是瓷質製作的，但是也試圖忠實地呈現

出方形簠本身的器形。（圖18）。另外，粉青沙器簋也是兩側獸頭裝飾手把，
以及蓋部頂部中突起的板型裝飾，器物表面連續性花紋裝飾帶及足部上畫的瑞

獸紋飾，也忠實呈現〈祭器圖說〉上所描繪的源自古代青銅器簋的特徵。（圖

19）瓷質祭器製作上忠實的表現銅器特徵，這跟當時朝鮮王室對祭器製作的嚴
格管理和監督有關係。朝鮮為了正確製作祭器，由中央分送鑄造的金屬祭器到

各地方，來提供樣式用以燒造瓷質祭器，並且嚴格保管與管理祭器。 94   
朝鮮王室瓷質祭器製作上，以截然不同的材質金屬器的形制作為規範並嚴

格管理執行。但是如上述朝鮮王室祭器規範，是基於不同歷代中國禮制相關圖

式而建立，這影響了瓷質祭器的樣貌。 95  以粉青沙器簠（圖18）為例，除了形
制上仿金屬器的特徵之外，蓋與器腹飾水波紋、蓋沿與口沿各飾雷文。其裝飾

特徵確實與《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式（圖9）相當接近。但是，簠原為

93  周炅美，〈 〔朝鮮前半期金屬工藝之對中交涉〕〉，《朝鮮前

半期美術 對外交涉〔朝鮮前半期美術之對外交涉〕》（首爾：藝耕，2006），頁261；
安星稀根據文獻記載，認為朝鮮初因材料不充足，朝鮮王室才開始採用瓷質祭器來代

替金屬祭器。根據《世宗實錄》的記載，瓷質祭器的主要使用處是王室俗祭或是地方

政府舉行的祭祀。瓷質祭器並不在國家王室所有祭祀中使用，而是在相對重要性低的

祭祀中部份使用，宗廟和社稷壇等重要祭祀中，主要仍使用金屬祭器。安星稀，《朝鮮

時代陶瓷祭器研究》，頁12-15。
94  「禮曹據各道山川壇廟巡審別監所申條件，磨鍊以 ⋯⋯各官未知籩豆、簠簋、鐙鉶尊

罍俎坫爵篚等，祭器之制，妄意造作，未得精潔，宜以奉常寺諸色祭器，分送各道，

見樣鑄成又造藏祭器庫，令壇直看守。右條，依所申施行，其鑄器，姑以鎡〔磁〕器

燔造。從之。」《世宗實錄》，卷49，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
委員會，1955），第3冊，頁29。

95  根據相關研究，從太宗至世宗年間，為了貢納用粉青沙器的統一規格製作，中央政府
送製作範本「見樣」到地方衙門，使得各地磁器所。製作範本「見樣」有圖畫與實物

樣品兩者並存。參見朴敬子，〈 〔貢納用粉青沙器

的統一風格與製作背景〕〉，《美術史論壇》，27（2008），頁9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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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青銅器，《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上簠的圖式，其來源的源頭應該

是基於實際器物而畫。然而，筆者推測，金屬材質，以鑄造方式製作的銅器，

若紋飾有凹凸立體，僅以平面的圖畫無法完整呈現，而且〈祭器圖說〉已經經

過多次傳抄，圖案化、符號化的圖式，紋樣多以簡略的線條來表現。粉青沙器

簠器身上裝飾，不僅忠實呈現圖式規範上紋飾，也反映出簡略線條畫的紋飾特

徵。但是圖與瓷器為不同媒材，粉青沙器簠上主要利用瓷器的裝飾手法以象嵌

方式呈現（圖18-1）。
另外，平面的單一圖像無法完整傳達存在三度空間的器物不同面向的樣

貌。如此，視覺資訊不完整欠缺的部分，從平面圖像，轉換為立體器物時，製

作者有可能是用自己的理解來填補。《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簠的圖式（圖

9），器物的正面與側面描繪完整，但是蓋的頂部被棱遮住，因而無法完整掌握
其樣貌，只能看到一部分曲線的裝飾。傳世之今的粉青瓷器簠，大部分器身飾

水波紋與口沿飾雷文，與《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的圖式大致相同。但是，

蓋頂部上紋飾個別不同，其包括；雷文（圖20-1）、重環紋（圖20-2）、曲線紋
（圖20-3）、蓮花紋（圖20-4），甚至不同紋飾匯集在一起。 96  粉青瓷器簋也有
類同的現象出現，粉青瓷器簋蓋器口沿上飾重環紋，這與《世宗實錄》〈祭器

圖說〉簋圖式特徵相近。但是《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簋（圖1）頂部棱的裝
飾模糊，粉青瓷器簋頂部底是用花紋、波浪紋、雷文等不同紋飾。 97   
除了粉青瓷器之外，朝鮮初期十五世紀《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山罍》

96  相關研究認為，韓國湖林博物館藏一批《粉青沙器象嵌水波紋簠》，器與蓋皆完整保
留，是過去未有的罕見例子。根據在韓國光州忠孝洞窯址十五世紀前半期地層中，出

土類同的粉青沙器象嵌簠的事實，其製作時間推定為十五世紀前半期。請參見尹容

伊，〈 〔朝鮮朝粉青瓷祭器之性質與意義〕〉，《粉青沙器祭

器：召喚天到地的容器》（首爾：韓國湖林博物館，2010），頁181-182。
97  相關例子可舉韓國湖林博物館藏，推定年代為十五世紀前半期的一批傳世《粉青沙器
象嵌花紋簋》。請參見韓國湖林博物館，《粉青沙器祭器：召喚天到地的容器》，圖版

16、圖版17、圖版18、圖版20、圖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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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也被認為是替代金屬祭器而製作的例子。 98  其器形與《世宗實錄》
〈祭器圖說〉圖式（圖22）相近，但是紋飾下端三角紋帶是《世宗實錄》〈祭
器圖說〉沒有的，下端有三角紋帶的特徵，與1474年刊行的《國朝五禮序禮》
中山罍圖式（圖23）一樣。對於製作年代有不同看法，但大致被認為十五世紀
後期的。 99  此白瓷山罍器身上的紋飾使用不同顏料，大部分以鐵花來裝飾，
只有在肩部山型紋使用青花。值得注意的是，山罍肩部上雙耳裝飾。《世宗實

錄》〈祭器圖說〉與《國朝五禮儀》兩者山罍圖式中，雙耳皆將連續圓圈類似

像繩子的形狀來描繪。白瓷山罍雙耳是條狀的，但是其上用鐵花顏料畫上連續

的圓圈，應該是為了忠實呈現圖式上形狀而來的（圖21-1）（圖21-2）。
這種金屬材質使用原則，跟同時代明朝的祭器製作有些不同。根據目前的

研究，在明代，國家祭祀大致上使用瓷質祭器。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禮部
擬按照古制來修改祭器名稱，又提出瓷器的材質符合古制的意見，最後受到皇

帝准許。在洪武四年（1371）下旨孔廟祭禮中所使用的木質祭器均改用瓷質。
陶瓷史的相關研究中，根據傳世品與窯址出土文物以及文獻材料，認為明代國

家祭祀所用的祭器應為是以瓷質祭器為主。100  

98  根據世宗二十九年（1447）下旨將王室內祠堂文昭殿祭祀用銀器，將白瓷來代替的記
錄，相關研究推測該白瓷山罍應該在可能1447年之後製作，而且是王室所使用的祭
器。金英媛，《朝鮮時代陶瓷器》（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2006），頁91-92。

99  金英媛，《朝鮮時代陶瓷器》（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2006），頁95-121；尹傚靖，
〈 15－16 － 〔朝鮮15－16
世紀青花白瓷的生產與使用－以文獻資料與窯址出土品為中心〕〉，《美術史學研究》，25
0•251（2006），頁351-352。

100  目前尚未明代祭器相關的全面性的研究。但是明代早期可以歸為祭祀用陶瓷祭器的例
子，可舉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洪武年間釉下褐彩官用供品楷書銘白釉盞、大明宣德款

白釉爵杯以及龍泉楓洞岩窯址永樂朝青瓷爵杯子，傳世品有洪武時期孔雀藍釉〈內部

供用〉銘等。王光堯，《明代宮廷陶瓷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75-79。
施靜菲教授在相關研究中，在宋元時期流傳《三禮圖》與《宣和博古圖》兩大系統之

外，將明初禮制重建過程中出現，以瓷質器做為祭禮器的系統，稱之為「第三系統」，

以做區隔。Ching- ei Shih, “The New Idea o  Ritual essel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 
Third System?” Ming China: Courts and Contacts 1 -1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16), pp. 1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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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朝鮮王室為了建立適合自己位階的禮器制度，

在圖像與器形、材質等多方面進行考證，一再地深思熟慮的事實。而且朝鮮對

禮制持有復古主義理念，認為中國古代制度是最理想的。祭器形式上也以盡量

接近為目標，這在朝鮮禮制討論中被稱為「古制」。朝鮮祭器可以說是在具備

符合古制形式的目標之下，創造了自成一格的視覺圖像。

至於《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所建立的祭器規範之傳承，因為朝鮮前

期的金屬祭器失傳，傳世至今的朝鮮王室祭器，甚少有銘文或記錄。因此正確

判定其製作年代，全面掌握其發展情形有困難。但是，朝鮮時代不同時期王室

祭器多有相關〈祭器圖說〉傳世，為祭器體系與發展提供寶貴的資訊。 101  朝
鮮後期祭器的發展，金終任根據傳世宗廟祭器與〈祭器圖說〉，認為十五世

紀建立的規範與風格大致持續到十八世紀前半期，到了十八世紀後半期才開始

出現變化。到了十八世紀後半期開始，祭器紋飾形狀直接受到《大明集禮》

（成於1370年）的影響。 102  其中，以《社稷暑儀軌》（1783）的簠（圖24）為
例，《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的簠器身與上蓋以水波紋為底的不同，雷文為

底其上有兩組交錯的半圓環來裝飾，上蓋也並列花瓣形的圓環來裝飾。紋飾上

的特徵與《大明集禮》中宗廟祭器簠相同（圖25）。
朝鮮初期所建立的祭器規範成為典範的事實，在朝鮮後期經過戰爭之後進

行的禮器復興過程中相當明顯。朝鮮王朝到了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前半期，經

歷了壬辰倭亂（1592－1598）與丙子胡亂（1636－1637）兩次的大戰亂。朝鮮
王室宗廟在壬辰倭亂的戰亂中曾被燒失。因在短短五十年之間連續發生的大戰

101  朝鮮時代王室製作的〈祭器圖說〉流傳至今者大約15種，從十五世紀《世宗實錄》
〈祭器圖說〉以來到十九世紀高宗時期光武年間（1897－1907）持續製作。詳細內
容，請參閱河恩美，〈宗廟祭器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研究〉，頁100，圖說目錄。

102  金終任認為『宮園儀』（1780）、『社稷暑儀軌』、『景慕宮儀軌』（1784）、『春官通考』
（1788）中簠，簋，香爐，香盒，匜，匜槃圖像參考了《大明集禮》。詳細內容，請參
閱金終任，〈朝鮮王室 金屬祭器 研究－宗廟祭器 中心 〔朝鮮王室金屬祭器研究－

以宗廟祭器為中心〕〉，《美術學研究》，277（2013），頁141-144。表5；《大明集禮》是明
朝初年洪武二年（1369）開始編修，在洪武三年（1370）九月修成。《大明集禮》於洪
武初官修而未刊印，到嘉靖九年（1530），因考論禮儀所需才訂正刊布。趙克生，〈《大
明集禮》的初修與刊佈〉，《史學史研究》，115（2004），頁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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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朝鮮國土傷勢慘重，宮室廟宇受到戰火波及有所損壞，摧毀了朝鮮前期所

累積下來的文物。 103  戰亂之後朝鮮王室為了禮器重建，設置祭器都監編撰各種
禮器製作相關儀軌，其例子可舉；《社稷宗廟文廟祭器都監儀軌》（1605）、
《祭器都監儀軌》（1611）、《宗廟樂器都監儀軌》（1624）等。 104  以上儀軌
的製作反應當時朝鮮王室對禮器制度重建的努力，而且幫助我們了解當時祭

器製作的詳細情形。相關研究根據朝鮮王室在十七世紀相關儀軌中〈祭器圖

說〉，指出祭器形式與紋飾方面，沿用朝鮮前期《世宗實錄》〈祭器圖說〉與

《國朝五禮儀》祭器體系的事實。105  
朝鮮王室不僅傳承朝鮮前期所建立的祭器規範復原祭器體系，值得注意的

是，《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建立的，國家重要祭祀用祭器使用金屬材料

的原則，在朝鮮王朝祭器製作中持續下去的事實。朝鮮王室在倭亂結束之後，

物質缺乏的背景之下，不得不燒造瓷器來充當王室祭祀所需要的祭器，但也清

103  壬辰倭亂期間王室祭祀的中心空間宗廟被燒失，各地祭祀相關空間大部分受嚴重破
壞。李煜，《 ： 〔朝鮮王室的祭享空間：正祭與俗

祭的變容〕》（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出版部，2015），頁18-21。
104  朝鮮時代在宮廷舉辦所有吉凶禮儀及國家行事的時候，設置主管臨時官司「都監」，都
監記錄禮儀或行事的所有過程，將相關記錄成冊做「儀軌」。李成美，《

： 〔嘉禮都監儀軌與美術史：王室婚禮之紀錄〕》（首爾：笑臥堂，

2008），頁11-23；朝鮮時代儀軌是王室相關各種儀式的規範。記錄儀禮之始末的一種執
行報告，同時成為範本，之後舉辦同樣儀式的時候參考使用。其內容包括負責相關單

位官員名單、討論過程、儀式細節步驟、相關部門官署之間互相傳送的文件記錄、相

關所用物品之目錄及製作所需品目、負責製作的匠人之名稱、以及對他們的報酬等詳

細記錄。其中包含紀錄儀式場面的圖畫或相關物品的繪圖。朝鮮時代儀軌根據文獻記

載，太祖時期已經開始編纂儀軌，目前傳世約637件朝鮮時代儀軌，大部分為十七世紀
之後者。參見韓永愚，《 (儀軌)－ 〔朝鮮王朝儀軌－國家

儀禮與其記錄〕》（首爾：一志社，2005）。
105  金終任，〈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頁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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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認知燒造瓷器違背古制。 106  實際上，當時朝鮮王室為了復原禮器制度，倭亂
結束之後宣祖三十四年（1601）開始，朝鮮王室陸續鑄造祭器。但是人力與物
資缺乏，無法一時完備王室祭祀用的所有祭器，從宗廟與社稷祭祀所用的祭器

開始，陸續製作王室陵墓、文廟的祭器。其過程中使用大量的鐵與銅等材料，

經數十年時間才逐漸完成。107  
傳世祭器中有韓國古宮博物館藏數件「萬曆三十三年（1605）」銘文金屬

祭器（圖26）（圖26-1）。其紋飾與形式跟《社稷宗廟文廟祭器都監儀軌》祭器
圖說相近，被推測為倭亂之後為了宗廟製作的祭器。 108  另外，最近針對宗廟廣
場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發現鳥彝（圖27）（圖27-1）、著尊（圖28）（圖28-1）、
簋、山罍等數件金屬祭器。根據相關考古報告，這批祭器發現於十七到十八世

紀之間的斷層中。相關報告與研究共同認為器形與紋飾，顯示出繼承朝鮮前期

的形式。 109  至於這批祭器的正確製作年代待商榷，但是根據鳥彝的紋飾描繪像
似鳳凰，跟十七世紀以前祭器圖說中描繪為鳥不同（圖4-1）。描繪成鳳凰的
形式最早出現於十七世紀初《祭器都監儀軌》。宗廟出土的鳥彝，從鳥左右展

翅的姿態、尾巴有條齒型五條羽毛且翹起來，又鳥頸部後面三個羽毛各有鉤子

模樣的小毛，細節描繪與《祭器都監儀軌》鳥彝相似（圖29）。《祭器都監儀

106  「古者，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則不敢以祭，且祭器不備，不造燕器，祭器不備，代以
燕器，猶可也，必至於不敢以祭，則其義豈不嚴且重哉？宗廟祭用器皿，專用司饔院

沙器，此禮所謂燕器，而古人所不敢以祭之物。揆之古禮，亦極未安。且粢盛一器，

元數四升，而磁沙鉢，只用二升，故餘二升，減去不用。燕器本不可以祭，而以器之

故，減削粢盛，尤極未安。許多祭器，雖不能一時竝擧，簠簋邊豆之屬， 先設局，急

速造作，而如犧象樽盥盆之類，觀勢隨造宜當。大禮畢後， 時擧行何如？ 依允。」

奇自獻等撰，《宣祖實錄》，卷180，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
委員會，1957），第24冊，頁680。

107  張慶姬，〈 王室祭器 鑄成 器匠 〔朝鮮後期王室祭器鑄成 器匠研究〕〉，

《韓國工藝論叢》，11卷2號（2008），頁3-24。
108  金終任，〈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頁52-54。該祭器原宗
廟管理事務所藏，經本人的調查已經轉移到韓國古宮博物館收藏。銘文刻在足部內兩

側，其內容分別為「萬曆三十三年（1605）三月日造」、「蓋具八斤十二兩」。
109  首爾歷史博物館編，《宗廟廣場發掘調查報告書》（首爾：首爾歷史博物館，2012），頁

470-474；金終任，〈朝鮮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頁14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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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是在光海君三年（1611）為了宗廟及各陵祭器製作的儀軌。根據考古發掘
的層位以及形式，推測很可能是戰亂之後為了禮制重建製作的祭器。這些傳世

品的例子不多，但是證實了朝鮮王室戰亂之後重建金屬祭器，而且形式上當時

朝鮮王室延續朝鮮初期所制定祭器規範的事實。

如上述，朝鮮十七世紀禮制重建過程中，朝鮮初期建立的祭器制度被視為

朝鮮禮器傳統，祭器的形式與架構上傳承《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的典範。

雖然禮器制度本身具有保守性，朝鮮王室禮制制度也隨著時代有新的變化與選

擇。十八世紀明亡而清朝建立，對朝鮮帶來很大影響，這使王室禮制制度上增

加的新的祭祀典禮。為了報答明朝對倭亂時對朝鮮救國之恩，朝鮮王室在昌德

宮的後苑，修建了一處祭祀中國明朝皇帝的祭壇「大報壇」，專門祭祀明朝

的神宗（1573－1620在位）。 110  肅宗三十年（1704）制定大報壇祭祀規範時，
「遵用皇朝之儀」，祭器依《大明集禮》圖式製作。 111  後來，在英祖二十三
年（1747）整理肅宗時期（1674－1720在位）大報壇祭祀禮儀製作《皇壇儀》
（1747），〈祭器圖說〉採用《大明集禮》宗廟祭器圖式。 112  耐人尋味的

110  關於大報壇之設置與相關祭祀，請參見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第二章〈尊
周思明與大報壇崇祀〉。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

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99-146。
111  「禮曹參判金 圭（1658－1716）以皇壇高廣，行祭儀式，稟定於上前。命廣依我國
社稷壇，方二十五尺，高從中朝社稷壇 五尺，壇陛自地至壇面，通為九級，登歌、軒

架，一倣社壇之制，祭物品式，遵用皇朝之儀，祭器依《集禮》圖式，神座黃帳房，

依《會典》圖說，八佾等器，則以南、北郊所用，推移用之，行祭儀文，則以《集

禮》親王享仁祖之禮，參酌磨鍊。」金昌集等撰，《肅宗實錄》，卷40，收入《朝鮮王朝
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7），第40冊，頁115。

112  韓亨周根據《朝鮮王朝世宗實錄》世宗二十二年（1440）命金何（？－1462）買大明
集禮的記載，認為《大明集禮》在世宗朝導入朝鮮，並認為《朝鮮王朝世宗實錄》

〈五禮儀〉與《國朝五禮儀》吉禮條的內容，跟《大明集禮》有很多相同之處。參閱

韓亨周，《朝鮮初期國家祭禮研究》，頁7。但是，金文植在朝鮮時代國家典禮書之編
撰研究中，根據朝鮮光海君元年（1609）明神宗（1572－1620在位）的神位位置跟明
使臣論辯時，朝鮮的問禮官李惺（1562－1624）拿《大明集禮》禮儀規定根據的事件
等，認為《大明集禮》到了十七世紀正式傳入朝鮮並參考。金文植，〈朝鮮時代國家典

禮書的編撰狀況〉，《藏書閣》，第21輯（2009），頁79-104。
113  金終任，〈朝鮮王室金屬祭器研究〉，頁143-144。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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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時期朝鮮王室宗廟祭祀而編撰的《國朝喪禮補編》（1758）中〈祭器圖
說〉，是沿用朝鮮初期所建立的規範。 113  如著尊為例，《皇壇儀》與《大明集
禮》中祀天祭器一樣，器身上沒有任何紋飾（圖30）、（圖31），《國朝喪禮
補編》的著尊（圖32）器身肩部與腹部設三段裝飾帶，腹部以波浪紋裝飾，器
身下端圓錐形的裝飾等，其紋飾與《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著尊圖式（圖

33），以及宗廟出土著尊（圖28）相近。朝鮮初期制定的祭器規範，雖然來自
中國不同時代的祭器圖像組合而成，但是由此可見這套祭器規範成為朝鮮自我

傳統與典範，朝鮮祭器製作上固守傳承。而且，不同祭器系統的使用，顯示著

朝鮮自己與他者之間的區隔與分別。

目前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收藏朝鮮宗廟、各地王室陵墓所留下來的祭器，

其中金屬製祭器大約九千多件。 114  雖然我們無法完整回溯朝鮮初期的祭器實際
樣貌，但是從傳世龐大數量的金屬祭器中，可以見證朝鮮初期世宗實錄祭器圖

說中樹立的典範，在朝鮮王室的祭器中被傳承的事實（圖34）、（圖35）。

結語

綜上所述，收錄於《世宗實錄》的〈祭器圖說〉，涵蓋了各種中國歷代祭

器圖像，其內容與朝鮮初期禮制制定過程有密切相關。當時朝鮮為獨立國家，

在禮制秩序上符合一個國家位階與需求的祭器制度之樹立是當面課題。明朝與

朝鮮建立時間相近，有密切的交流關係。朝鮮抱持著文化國的驕傲，在儒家禮

制位階秩序上自認為天子國之下的諸侯國禮制是適合他們的。但是，明朝對禮

制不干涉的基本態度，影響了朝鮮以自認為儒家國家最理想的禮制為古制的方

向來進行禮制制定。

為了符合儒教政治理想的祭器規範之建立，參考了多種中國禮書與祭器

圖像之後，朝鮮按照諸侯國禮制的需要，從不同歷史傳統的祭器圖像中選擇並

114  目前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和首爾宗廟所藏的朝鮮時代銅質祭器中，祭祀中在祭床與尊
所床所陳設的祭器總數量約9,274件。參見金終任，《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
廟祭器為中心》，頁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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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自己的禮器體制。尤其，許稠撰寫的《世宗實錄》「吉禮」的〈祭器圖

說〉中，多數包含朱熹《釋奠儀式》圖像，這原因可以說是包括許稠等朝鮮初

禮制制定者，在古制的追求上把朱熹的復古主義放在中心的結果。這樣的價值

觀帶來對於呼應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金屬材質的重視，直接影響朝鮮初期禮制藝

術的創作。以傳世朝鮮初期瓷質祭器為例，其作為金屬材質祭器的替代品，由

於材質截然不同，但忠實模仿金屬器的圖像，因而產生特別的瓷器風格。

雖然朝鮮初期的視覺資料不足，但《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展現出朝鮮

初期禮制藝術的美學層面。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看見朝鮮為了儒教理想國家之

實現，不斷地考證中國古代的制度，並以相應於此的制度樹立為目標。理念實

踐的一環，在祭器上面也呈現出追求反映古代器物圖像的復古主義風格。〈祭

器圖說〉以不同傳統與脈絡的中國祭器圖像為源頭，但其組合可謂是十五世紀

朝鮮對禮器的知識，與對古代的想象和追求結合而產生的理想視覺再現。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在東亞祭器圖像成為美術文化的共同現象的

脈絡中，具有再創造與發展的意義。尤其是跟同時代明朝的國家祭祀中建立以

瓷質祭器為中心的體制，或日本江戶時代湯島聖堂文廟祭祀中所使用的日本漆

器祭器（圖36）擺在一起的時候顯得更為突出。朝鮮初期《世宗實錄》〈祭器
圖說〉所建立的禮器規範，在朝鮮時代一直延續下去。傳世至今的朝鮮時代不

同時期王室祭器製作相關的〈祭器圖說〉中可見其傳承。尤其，在朝鮮後期經

過戰爭之後進行的禮器復興過程中，不僅繼承朝鮮前期所建立的祭器規範復原

祭器體系，也堅守《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建立的使用金屬材料的原則。正

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見《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在韓國禮制藝術上的

創新而成為一個典範的事實。實際上《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制定的規範

的影響與其迴響之餘波，在目前宗廟祭禮中使用的祭器上仍然可以看見（圖

37）。115 

（責任編輯：陳卉秀）

115  韓國宗廟祭禮每年在五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天舉行。2001年，宗廟祭禮和宗廟祭禮樂被
列入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ESCO）「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韓
國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宗廟祭禮》，頁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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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籩、豆、簠、簋

圖2　《世宗實錄》〈宗廟五室饌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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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世宗實錄》〈宗廟五室尊罍圖〉春夏陳設

圖3-2　《世宗實錄》〈宗廟五室尊罍圖〉秋冬及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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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鳥彝

圖4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雞彝、斝
彝、鳥彝、黃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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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籩豆簠簋登爵之圖〉《纂圖互註周禮》 圖6　〈六尊圖〉《纂圖互註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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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尊罍圖〉《纂圖互註周禮》 圖8　簠　《纂圖互註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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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世宗實錄》〈冠冕圖〉 圖10-1　《世宗實錄》〈冠冕圖〉

圖9　簠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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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九旒冠　十四世紀後期　明魯荒王朱壇（1370 1389）墓出土　山東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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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祭器圖　廣西桂林府學〈釋奠犧牲幣器服圖〉元原石拓本（局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藏品

圖12-1　壺尊　廣西桂林府學〈釋奠犧牲幣器服
圖〉元原石拓本（局部），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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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朱熹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收入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圖14　壺尊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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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粉青沙器象尊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圖15　〈造禮器尺圖〉《世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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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粉青沙器象尊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圖18　粉青沙器簠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
物館藏

圖18-1　粉青沙器簠（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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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粉青沙器簋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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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1　粉青沙器簠（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圖20-2　粉青沙器簠（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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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3　粉青沙器簠（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圖20-4　粉青沙器簠（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李定恩  《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之制定背景與朝鮮初期禮制藝術之形成

   165   

圖21　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山罍　朝鮮
15世紀　韓國Leeum三星美術館藏

圖21-2　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罍（側面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Leeum三星美術館
藏

圖21-1　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罍（側面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Leeum三星美術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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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山罍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圖24　簠　《社稷署儀軌》（1783），奎
章閣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or Korean Studies）藏

圖23　山罍　《國朝五禮序例》，朝鮮
成宗五年（1474）木刻本，奎
章閣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or Korean Studies）藏

圖25　簠　《明集禮》，收入《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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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簋　朝鮮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銘）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圖26-1　簋（局部）　朝鮮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銘）　韓國國立
古宮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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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鳥彝　朝鮮　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藏

圖27-1　鳥彝線描圖　取自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編，《宗廟廣場發掘調查報告書》，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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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鳥彝　《祭器都監儀軌》（1611）
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or Korean Studies）藏

圖30　著尊　《皇壇儀》（1747）　奎章閣
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or Korean Studies）藏

圖28　著尊　朝鮮　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藏 圖28-1　著尊線描圖　朝鮮　取自韓國首爾
歷史博物館編，《宗廟廣場發掘調

查報告書》，頁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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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著尊　《明集禮》，收入《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

圖32　著尊　《國朝喪禮補編》（1758）
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or Korean Studies）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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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著尊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圖34　黃銅簠　朝鮮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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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黃銅簋　朝鮮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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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湯島聖堂釋奠器　黑漆簠、豆、簋、俎　江戶時代　18世紀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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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 ground on the ompi ation o  ictoria  ustrations
 o  itua  esse s (Jegidoseol, 祭器圖說 ) in Annals of King

 Sejong (Sejong Silok, 世宗實錄 ) and the ormation o  
itua  rt in the ar y oseon Dynasty

ee, ung eun
Graduate Institute o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ing Sejong (世宗 ; r. 1418-1450) o  the Joseon dynasty wa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on ucian ruler o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  Ritual essels” (Jegidoseol, 
祭器圖說 ) recorded in the Annals of King Sejong (Sejong Silok, 世宗實錄 ) provided the 
most important standard or Joseon ceremonial arti acts or 500 years a ter the dynast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15th century. 

Taking Neo-Con ucianism as its state ideology, the Joseon dynasty positioned itsel  as 
one o  the eudal states (jehuguk, 諸侯國 ) to the Ming dynasty—the Empire o  the Son o  
Heaven (cheonjaguk, 天子國 ). During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the essential principle or 
establishing rites and ritual systems was to abide by the ancient system (goje, 古制 ) o  China.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designing Joseon rituals were all Neo-Con ucian scholar-o cials, 
who were ollowers o  the Chinese scholar Zhu i (朱熹 ; 1130-1200). They acquired their 
understanding o  ancient Con ucian systems through Zhu i’s interpretation o  the ritual 
classics. Zhu i’s Diagrams o  Ritual essels, included in his “Compendium o  Rites or 
Con ucius” (Shidian yishi, 釋奠儀式 ), eventually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oundation 
or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  Ritual essels” in the Annals of the King Sejong. In addition, 

Joseon o cials chose ritual vessels rom other Chinese ritual classics when the ones needed or 
their state rites were nowhere to be ound in Zhu i’s “Compendium o  Rites or Con ucius.” 
Thus, the Joseon dynasty gradually built its ritual arti act system.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  Ritual essels” in the Annals of the King Sejong had their origins 
in various Chinese ritual classics rom di 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Their combination, however, 
was a re-enactment o  the ideal past, re ecting the imagination and pursuit o  the antiquity o  
the Joseon dynasty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standard established in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  
Ritual essels” also a ected the creation o  ritual art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The porcelain 
ritual wares were used as a substitute or metal ritual vessels. Although the materials were 
di erent, the porcelain ritual vessels were still aith ully modeled rom the images o  metal 
examples in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  Ritual essels,” thus acilitating the ormation o  a 
special porcelain style. The paradigm o  ritual arti acts established by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  Ritual essels”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Joseon dynasty and became the canon or later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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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宗廟大祭，出自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宗廟》，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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